
“讲”还是“不讲”

——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王春易的选择

在中学生物数学领域，王春易的“善讲”是出了名的。“讲”使她获得了无数殊荣。20年的教学生涯，她特别享受这个“讲”的过程。

在中学生物数学领域，王春易的“善讲”是出了名的。“讲”使她获得了无数殊荣。使她得到了太多的爱。她的课代表着一种高度，甚至被奉为经典。那一节节完美的课堂几乎横扫了生物教学的全部奖项。20年的教学生涯，她特别享受这个“讲”的过程。

她的教学语言像电文一样简洁，没有一句口头语，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最绝的是，她的课堂节奏比钟表还准，每一节课只要她说完最后一句话准保打下课铃。那时，同学们都会屏住呼吸，笑眯眯地望着她，等待着那美妙的时刻。上课到了这般境地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
听她的课真是生如沐春风，化难为易、化繁为简，非常难的内容被她几句目就说情楚了。例如，在讲“自由水”和“结合水”的时候，学生弄不明白“结合水”和“自由水”的区别。她现场磕开了一枚鸡蛋，让学生看，学生边观察边叫“哎呀！蛋清里面有水却不能自由流动。”一下子体会了“结合水”的含义。在讲“细胞分化”过个不容易理解的概念时，她的手里变出了一个西红柿，从形成这个西红柿最早的一个细胞——受精卵开始，说到这个细胞的变化：分裂使细胞增多，分化使细胞类型增多，并形成了充满营养的营养组织、运输营养物质的输导组织等。看以艰深的知识就这样轻易地被破解了，学生被她那深入浅出、出神人化的“讲”深深地吸引。

她的课堂没有花花绿绿的摆设，也没有电教设备忙忙碌碌的轮番亮相，一块大黑饭，一只粉笔，偶尔会用一下投影。朴案，简单，自然，似一股清新的风徐徐吹来。“还有不同意见吗？”“请你再表述一下。”“你们交流交流。”“有这种可能吧！”“大家同意吗？”“可以吗？”“你们接受过个想法吗？”这是王春易上课与学生交流时最常用的语言，她讲话语气很轻，语速有点快，思路异常情晰、流畅，如行云流水一般。

“第一次走进了王在易老师的生物课堂。那是怎样的一节课啊，精致的图片、诱人的知识，她口吐莲花般娓娓道来，使人百听不厌、浑然忘我，仿佛花香鸟语萦绕身边，陶醉其中，回味无穷。她就这样引领我们进入了生物的世界。”2008届毕业生张少微回忆起了生物课的情景，至今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

“无可挑剔的老师！”我因为您更喜欢生物了！”“您是最棒的！”每一个学期的评教评学，学生对她的满意率都在百分之百。

 “或许有一日，您传授给我们的知识会在我们脑海中渐渐淡去，可永远不忘的，是您对事业的技人与奉献，是您目光中的执著与坚韧，是您对我们无尽的爱……”。

2010年，学校提出“课堂是学生学习的舞台，课堂不是教师展示的地方。”对这句话，王春易心里一直很不舒服。凭什么不是我展示的地方呀！我所有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这一精彩的表现吗？我为什么要改呀？

历史的时针走到了2008年，对于王春易来说，这是个特别的年份。这一年，学校提出改变课堂教学方式，并将这一年定为“课堂成长年”。

2009年，学校各个年级都在探索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。2010年，高中楼率先建立学科功能教室。王春易忽然发现，学校里每一种变化都在加快，强劲的变革之风正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学校。

当时，学校提出“课堂是学生学习的舞台，课堂不是教师展示的地方。”对这句话，王春易心里一直很不舒服。凭什么不是我展示的地方呀！我所有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这一精彩的表现吗？学生那么喜欢，同行那么肯定，我为什么要改呀？王春易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，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

那些日子，王春易仍然按部就班地备课、上课，表面上看似轻松，其实她的内心经历着刻骨铭心的心灵煎熬，曾经的内心冲突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。一次，王春易外出去听一位年轻教师的课，这位教师曾经是王春易多年前教过的学生。讲授的内容是细胞分裂，让王老师感到十分惊讶的是，她的教学过程、结构、内容完全是当年自己讲课时的东西，尤其是板书竟然一字不差。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王春易在全国生物教学领域就小有名气了，崇拜她、欣赏她、模仿她的人越来越多，她经常出去听课，几乎每一次听的课，她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一些师范大学的教怯课上，学生基本是按照她的笔记讲课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教育竟是如此的重复、模仿，这让王春易心里很不舒服，她不想再重复自己，她也不希望别人重复自己。

为什么毕业多年的学生当了教师，居然还用我当年的板书？为什么一些优秀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很久难以适应大学的自主学习？我们难道就这样一直讲下去吗？王春易陷入了深深的思索，“教育的价值究竟在哪里？”她忽然意识到，我需要停下来聆听自己的声音。也许，我们真的需要一场革命，对课堂教学永恒问题进行重新思考，对习以为常的教学进行彻底反思。

她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能不能完成教学任务，两周的实验已经把老师搞得筋疲力尽，再这样实验下去怎么得了？这时，校长李希贵鼓励老师：“一定要坚持。可以再大胆一点。”

2010年8月28日，十一学校建设学科功能教室的战役打响了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搬家开始了。在仪器室里沉睡了多少年的仪器被搬了出来，掉去厚厚的灰尘，走进了生物功能教室。仪器！仪器！设备！设备！一张张报告递上去，一份份清单列出来，“我们还有什么？”“我们还缺什么？”“我们急需什么？”所有的人都在忙活。

一连几天，王春易脑子里想的全是生物功能教室的建设。这天，临出门时，她从家里拿了一个小花瓶，插上一束花，准备摆在教室里。她一脸的兴奋。

将什么样的内容展现在教室呢？需要哪些文字呢？配哪些图呢？终于有了好的设想，要将生物教室变成一个学科博物馆。不能把学习只局限在书本上，更不能机械地把事实和规则从老师的头脑里搬运到学生的头脑里。教室里还应该有盛水的瓶子、装着泥土的箱子，要让学生??够同时看见、观察和动手，实现教师、学生与资源的紧密结合。这是能浮载思考的大船的深水。

王春易带着生物组几位教师欣喜地布置起来。教室四周的墙上挂满了生物学科名言警句，花花绿绿的生物模型、叶绿体的结构示意图、消化系统概观、神经元的模式图、人脑结构、肾脏结构等，使生物学科功能教室充满了生物学科的“味道”。悠悠300余年，人类对生物学研究的累累硕果，像一幅生动的画卷在学生面前舒展开来。

书拒里还配置了音像、图书资料、外文教材，方便学生借阅使用。100多个大大小小的瓶子， 40多种绿色植物，实验器材、标本全部搬进教室。王春易还腾出了教室两边的矮柜，准备陈列学生的作品。

楼道也利用起来了，展板上面是生命科学的重大发现史，下面是近10年来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。通过浩瀚的生物发展史，展现科学家的科学品质、科学精神，激励和感染学生，让学生热爱生活，热爱生命，她期待着将来从生物教室里走出这样的科学大家。几位老师一直忙到半夜。夜深了，生物教室完全变了样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老师们高兴得不得了，王爱丽老师掏出相机忍不住拍照，照了一张又一张，想象着明天学生到教室后会是怎样的兴奋，她们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离开教室的时候，王爱丽老师说“我们不坐电梯，我们走下去吧。”她们不愿意分开，不愿意从这种氛围中出来。就这样，她们一点也不感觉累，慢慢地，沿着一级一级台阶从三楼走下来。穿过教学楼，穿过大操场，三位老师手拉着手，走在朦胧月色下的校园里，婆婆的树影，斑驳的月光，几分朦胧，几分神秘，整个北京都睡了，而她们却忍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在校园里放声大笑，发自内心的大笑，为终于有了一点点的改变，一点点的突破。用她们的话说：“那一夜，我们乐疯了，大家都疯了。”

2010年9月1日开学，学生们走进生物教室时，全都张口结舌地惊呆了，感觉犹如走进了生物世界一般。他们喜欢这里，他们愿意置身于这个舒适、惬意、能够激活热情与灵感的学习园地，更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。通过这件事，王春易突然发现，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让教育变得更加令人心旷神怡。

然而，令还在兴奋中的王春易没想到的是，麻烦很快就来了。过去，不做实验或少做实验还能有借口，而如今，资源就在身边，你不用学生便会质疑“为什么要到这个教室上课？”没办法，第一个单元王春易增加了实验。没想到，学生特别兴奋，下课了追着问老师“下节课是不是还能做实验？”这样一来，她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能不能完成教学任务，两周的实验已经把老师搞得筋疲力尽，再这样实验下去怎么得了？这时，校长李希贵鼓励老师“一定要坚持。可以再大胆一点。”王春易和同年级组的老师又有了信心，“那我们就改吧。”

她将变革的方案发给了学生，并与学生郑重地打了招呼“从下周开始，生物课要变了。”这位向来以讲得精彩而著称的“大师”突然不讲了，“不讲”的王春易到底怎么上课？

怎么改呢？如何既能完成教学任务，又能满足学生做实验的要求。经过一番苦苦思索，王春易发现只有重新整合知识，进行单元教学，才能省出时间做实验。可是，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以讲为主的教学思路，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设计。资源丰富的学科功能教室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，为学生的动手操作提供了可能，学生要实验，要探究，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学习……她隐隐感觉到，恐怕要变的不是一点点，必须有新的思路重新考虑教学设计。她突然意识到，一场更大的变革将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接下来，她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“清零”，昨日的辉煌会成为今天的羁绊，这一举动在她的一生中有重大意义。

终于，她用了旁人无讼想象的勇气，做出了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：“放弃这个讲”。她要勇敢地挑战自己，颠覆自己。在别人眼里，她简直是疯了。她的荣誉令多少人羡慕不已，可望而不可及。然而，她却要舍弃这些别人也许一辈子也无怯收获的成功感觉，突然从巅峰走下来，满含热泪，步履蹒跚。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，充满了无数的未知、变数，也充满了无尽的苦闷与彷徨。看来，王春易是把自己豁出去了，她要为中国高中生物教学趟出一条路来。

2010年9月22日，是王春易终生 难忘的日子。她将变革的方案发给了学生，并与学生郑重地打了招呼：“从下周开始，生物课要变了。”从老师那不寻常的表情中，学生预感到生物学科将要有一次大地震，学生的心里也是七土八下的。

她又一遍一遍地对周围的人说：“我们可真的变了呀，如果人家再来听我的课，那流畅的设计、巧妙的导人、精美的板书，哎呀！令人欣赏的东西再也看不到了。”语气里是心疼和不舍。

在她的带领下，生物组开始了高中课堂教学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，他们成为学校高中课改进入深水区的先头部队。  

这位向来以讲得精彩而著称的“大师”突然不讲了，“不讲”的王春易让她的众多追随者瞠目结舌。

“不讲”的王春易到底怎么上课？不讲，还是王春易吗？

第一个单元，王春易对教室做了精心布置，教室里挂满了细胞模型、挂图，学生一进教室就看到了那么多美丽的细胞。教学的流程也在发生改变，第一课时学生自主学习、查阅资料；第二课时带着问题小组交流；第三课时实验探究，进一步解决问题；第四课时交流实验报告中的问题；第五课时师生交流，总结归纳，学生梳理概念图。

老师只讲半节课，讲什么呢？备课发生了变化，不再为导人、过渡费心思，而是在引导学生学习上倾注大量的精力。怎么指导学生阅读，设计什么样的问题使学生感兴趣呢？王春易尝试着给学生设计了学习规划书，告诉学生本单元的学习内容、学习要求、评价检测指标等。

看着反复修改了N遍的学习规划书，王春易似乎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。以前，教师费了很大的心思，引导学生巧妙地进入自己的教学设计，而这个教学设计，仍然是教学生知识的教学设计，而不是一个教会学生学习的教学设计，它忽视了学生自己去钻研、领悟、感受的过程。而学习规划书则是引导学生自学自研，她隐隐地感觉到已经找到了心中向往的东西，感觉到已经有所获得，虽然微小，但毕竟找到了。

学生渐入佳境。学生每天都有新问题，每天都有新想法，老师也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，这个单元学得非常顺利。最后，王春易试着让学生制作细胞亚显微结构的三维模型，学生有用橡皮泥做的，有用纸做的，有用水果做的，形态多样的细胞结构被一个个呈现了出来。学生还嫌不过瘾，还在上面留下感言。动手操作给同学们带来了久违的快乐，他们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。“我教了十几遍细胞的知识，从来没有让学生做过细胞模型，这次太出乎我的意料了，学生太有创意了，学生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想象，教室简直成了一个美丽的细胞世界。”

更出乎意料的是，王春易惊喜地发现，学生对细胞的整体感知非常到位，成绩并没有下滑。“过去是5课时，现在还是5课时，但是，此5课时不是彼5课时也，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呀！”王春易兴奋得泪盈于睫。这次成功的尝试给了王春易新的启示，她看到实验操作对于教学活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，这些甚至比分数、名次更重要。

这是一个大胆的突破。尊重学科的规律，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，唤醒了学生内在的学习能力。这一变革，使滔滔不绝的讲解、填鸭式的灌输、机械重复的训练彻底告别了生物讲堂。

随后，奇迹降临了。那天之后，王春易发现学生出现了一些变化，课堂活跃了许多，整节课好像都在动。下课了，学生总是这翻翻，那看看，围着瓶瓶罐罐不停地摆弄，这让她兴奋不已。那天，她走出高中教学楼，忽然觉得云淡风轻，绿草妻萎，人轻盈得几乎要飞起来。

家长会上，王春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。有的家长质疑“为什么要这样变革？”一些家长不理解，质问一位年轻教师“不能拿我们的孩子当实验品！”王老师连忙过去解围“我们可不是不负责任的老师，我们绝不会以牺牲学生成绩为代价做实验的，我们比你们更加关注学生的成绩，我们不仅关心学生的成绩，更关心他们未来的发展呀！”

改变的日子特别折磨人，既要升学率，又要学生发展，鱼和熊掌都不能丢，这是一条不曾走过的路、一条充满风险的路。开始，一些学生对于这样的学习方式很不适应，担心成绩会下降，越是好孩子越有这种想法。王春易遭到质疑，“让我们自主学习，要你老师干嘛呢？”“我们就是冲你这特级教师来的，结果你不讲了。”个别学生的情绪让王春易心里沉甸甸的。

越到后面，内容越难，课时越紧，老师们不知不觉讲得又多了。没想到，有的学生不干了，不断地给老师递小条“老师，你后面讲得有点多了，没有坚持前面的做法。”“我们已经会阅读教材了，希望给我们更多的时间，让我们自己学习。”这给王春易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，她突然意识到，卒子过了问退不回去了。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又要知识，又要能力呢？困惑，还是困惑。王春易的心如同掉进深井里一般，什么东西也抓不住，空落落，悬乎乎，又惊又怕又难以忍受。
2011年了月，眼看这个学期要结束了，王春易心里真的没底，到底这样教行不行呀？下学期是否还坚持这样改呢？她忐忑不安，在学生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。下班了，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翻看着学生的问卷，有担心的，有质疑的，还有言辞激烈的……她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。突然，她看到了一句话，一个学生写的“我们理解这种变革”。她惊呆了，这一发现让王春易看到了幽深隧道那头的光，这让她兴奋不已。王春易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，“哗”地一下子流了出来，浑身觉得无比的温暖。再普通不过的语言，此时却变得意味深长。

再往下看，更让她感到欣慰，对有效率的评价非常高，达到80 %以上。“王老师，我觉得讨论真是有用！我们讨论的效率越来越高了！”“王老师，我觉得我比以前会看书了！”“王老师，我们心目中生物功能教室就是咱们现在这样的……”

她把学生的反馈表紧紧贴在胸前，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得了小红花一样快乐，心中仿佛有鲜花在盛开。孩子们太可爱了，学生的理解和支持给了她巨大的鼓舞，她决定下个学期步子迈得再大一点，加大小组讨论的力度，给学生更多的时间。

晚上10点半，王老师看完了学生所有的问卷，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她有太多的话要对学生说，于是“噼里啪啦”在键盘上敲出了长长的一段话：“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能够接受学校自主学习的做法，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并坚持着，已经是莫大的胜利。自己学习比听老师讲难得多，最初自学的效率肯定会低于听老师讲解，但不要担心，要坚持。当能力提高了，后劲会很大，很快会超过老师。”针对一些学生心里虽然认可这种方法，但看到学习效率那么低，着急了。王春易安慰学生，“要把心静下来，阅读是一种能力，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，要有持之以恒的思想准备。变革对我们师生都是新的挑战，让我们勇敢地接受挑战。”

写完这番话已是凌晨两点，王老师将电子版发给文印室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写给学生的反馈送到了400多位同学手中。他们默默地读着，体会着，感动着。那亲切的话语、中肯的鼓励、适时的点拨，给了学生莫大的鼓舞，一股暖流在他们中间涌动着。师与生在这场大变革面前，手挽着手，心贴着心，相互激励，相互鼓舞，彼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靠得这么近。高二10班的薛柳君看完了反馈，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，她情不自禁地将反馈贴在心口说：“王老师真好。”高二2班的班会上，班长鲍新宇动情地说“我希望大家经常把王老师写的反馈拿出来看一看。”

这个学期终于过来了，生物组几乎每天都加班，干到夜晚11点是常态，没有一个人抱怨。有人不理解，你们至于吗？你们干嘛呢？王春易一脸的得意：“没有人要求我们，没办法，总有好主意冒出来。”一个学案大概改了10遍，老师们见面就是这句话“我又变了。”“我又有想法了。”每改一次，就往前推进了一步，每天都高兴得不得了。

期末总结会上，王春易疲惫的脸上稍稍有了一点微笑，她十分动情地对大家说：“终于度过了这一段难熬的日子，最大的收获与进步就是终于动摇了老师们头脑中的偏见，由于偏见来自于日常生活和一般常识，所以一般人总认为它不可逾越。其实，真正挡住我们脚步的是我们自身的习惯、每个人内心深处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、习以为常的工作模式，它们几乎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，没有人愿意否定它，改变它。而今天，为了学生的发展，我们必须做出改变。我们摸爬滚打，跌跌撞撞，满身泥泞，一点也不完美……”，王春易哽咽地说不出话来，同组的夏静老师用力地握紧拳头，接了一句十分给力的话“我们上路了！

那一刻，记者发现，许多老师眼圈都红了，教室里安静极了。

这节看似平淡、无常的谍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热烈的课堂气氛？从来没见过这样师生互动的场菌，学生怎么这么自信，这么有想法？更让听课者不解的是，一节课怎么会生成出这么多的问题？那墨课堂上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，没有一个是老师提出来的，全部来自学生。

不知不觉，严冬过去了，校园里的玉兰花开了，紫丁香散发着谈谈的清香，一个春意盎然、万木复苏的时节，王春易好像找到了感觉，心中的“枷锁”也一层层退去，心里好像轻松了许多。

2011年4月6日，刚刚过完清明节，王春易给海淀区青年教师上了一堂公开课，用她的话说，“这节课极具颠覆性。”这节课让她有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也让她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极为复杂的心情。在这之前，所有的公开课都是按照固定的模式上，轻车熟路，每一次上完课人们都会赞不绝口，“这节课真完美！”“那么自然的过渡。”“那么精美的板书！”从教20年，无数次的公开课，海洋般的鲜花与掌声，让她沉漫在无比的幸福之中。而这一次，这样的赞美再也听不到了，今后也绝对不可能了。

王春易平静地站在讲台前，没有精彩的导人，也没有板书。她的手里端着一盆花，说了一句开场白：“通常，人们遇到强光剌激时，会下意识地眯起眼睛，那植物对光刺激有没有反应呢？植物体是怎样进行生命调节的呢？”在课前，学生做了探究生长素调节剂对忏插生根影响的实验，所以，还没等老师引出植物的激素调节，学生就突然提出问题，”枝条拿了以后，对叶子怎么处理？”“那芽还要不要？”学生激烈地争论起来，“应该把叶子去掉，要不然根还没有出来，过度的蒸腾就使叶子萎蔫了。”“还应该保留芽，它是新生的一个起点。”但是，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又来了，有的学生说：“芽跟它下面生根有什么关系？”还有的说：“你要留三四个芽，为什么不是芽越多越好，为什么要去掉一部分？”还有的同学说：“上面的芽跟下面生根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学生的问题让王春易心中窃喜，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接近这个单元的核心内容。芽里头有一种化学物质叫“生长素”，它能促进生根，但生长素并不是越多越好，多了反而会抑制生长，而且它会从上面往下面进行极性运输。

没想到，下面的问题真的让王老师有点瞠目结舌了。一个学生提出：“芽能产生生长素，能向下运输，能促进生根。”另一个同学马上提出：“我可以用人工合成的生长素处理枝条的上端，倒插这个枝条。”“那它的上面是不是会生根呢？”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抛出来，这些问题实际上已???直指生根的生理机制了，是在大学教材里才会详尽阐述的内容，王老师心里特别欣慰。这时，有一组同学马上站起来说：“太好了，我们组不小心就把枝条插倒了，那我们就用实验来检测吧，看看它上面究竟能不能生根。”这时，王老师心里咯噔一下：“真是个好想法。”她突然意识到学生的探究意识、实验意识居然比老师还要强。下课的时候，王春易的脑海里还充满着学生的问题，特别是对倒插枝条将来会长出什么东西来，她也非常期待，因为她也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实验。

一节课下来，所有的人都傻了。“王老师也没讲出什么呀！”“黑板上只写了几个简单的生物试剂的名称，既没有精彩的导人、完整的板书、流畅的过渡，也没有巧妙的难点突破。”“大名鼎鼎的特级教师的课怎么一点也不出彩儿？”“更要命的是，王老师根本没有完成预设的教学任务。”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，面对人们一脸的茫然，王春易脸土异常平静，她的内心是塌实的。因为，她看到了学生的发展。

这节令人膛目结舌的公开课，几乎颠覆了她以往所有的形象。而王春易心里却异常兴奋，因为自己终于跳出了自己，告别了昔日辉煌的讲台，彻底颠覆了用了20多年的教学套路。

这节备受争议的课也给人们带来深深的思索，看似平淡、无常的课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热烈的课堂气氛？从来没见过这样师生互动的场面，学生怎么这么自信，这么有想怯？更让他们不解的是，一节课怎么会生成出这么多的问题？而且课堂上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，没有一个是老师提出来的，全部来自学生。一个问题讨论结束了，又生出了新的问题。下课了，学生仍然不肯离去，有的学生在讲解，有的在国他们的实验设计思路图，王老师跟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还有的同学挤不上，就跟王老师约定中午接着谈。一直到了下午，王老师的桌子上还有不断放过来的实验设计方案。

这节课让王春易明白了，不是学生不爱听的课要改，不是成绩不好的老师要改，而是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师都要改，特别是那些爱讲、会讲的老师更要改。因为你讲得越多，学生自主的学习就会越少，当你把知识讲得越清楚、越明白的时候，学生自主钻研、思考、探究的意识就会越弱，新课程倡导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际上就会落空。

放学了，王春易走在校园里，一阵风吹来，她闻到幽幽的丁香花香，望着校园里满目满心的葱葱绿色，回想起白天那激动人心的场面，她的内心充满了丝丝惬意和甜蜜，一滴泪珠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。

理想的花，包孕了太久，绽放时，才惹得人泪下沾襟。

终于，王春易和她的伙伴们，在明媚的春光里款款走来，步履和身姿显得愈加成熟和美丽。

蜕变，使她的生命又一次绽放出了光彩。

对生物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高二1班李奕同学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：“我已经理解了基本知识，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非常有主动权，真的实现了自己学习，主动学习。”高二10班学生叶大家期中考试时就已经学完了下半学期全部内容，又自学了两本选修内容，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学先修课程。

在这样的大变革面前，一些学生的不适应、不理解很快显现出来，“我都自学了，要你干嘛？”他们希望老师讲，讲得越多、越透，他们越踏实，越是学习好的孩子越希望老师讲。刚上生物课时，高二9班王言满脑子都是困惑：“生物难不难学？”“高考会不会丢分？”有人告诉他，你只要好好听讲，把老师说的都记下来，考试就没问题。没想到，一上课，老师让学生自己看书，“老师真会图省事，这下我们该累了。”这让王言心里特别郁闷。第一次小测验，一些学生的成绩只有五、六十分，他们的心一下子沉到底了，晚自习时，学生不约而同聚到老师办公室，王春易耐心地给学生分析、答疑，一直到十点多。

王春易心里十分清楚，这个时候，必须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，还要渗透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中，怎么看书，怎么做题，老师要一点一点地教，每天渗透一点点，一点不比“讲”轻松。

为了提高自主学习的效率，每个单元玉春易都会为学生设计一个“学习规划书”，告诉学生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。这样一来，在这个单元里，每一节课做什么，课后做什么，计划几课时完成，每个学生都心中有数，并根据要求做出自己的安排和规划。这是老师为学生自主学习搭建的第一个平台，被学生誉为自主学习的“导航仪”。

学习规划书是自主学习的向导，是老师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其设计的自学方案，在教材和学生的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，在学生己有的生活经验与新知识之间找到结合点，将所学内容设计成一个个激发探究兴趣、引发学生思考的问题，让一个个兴奋点牵动着学生深入阅读，进一步引发思考，并将其思考延伸，引向无限发展的空间。关键的环节是问题要提炼得非常精练和引人入胜，而不是冷冰冰的习题、枯燥的知识点的复现。这对王春易来说，是一项全新的工作，很有挑战性。为了设计好一个个问题，王春易不知费了多少工夫，有时要集体研讨五六次，修改几十遍，直到发下去的前几分种还在改。

学习规划书中设置了一些基本概念的填空，它不是原来的知识填空，而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，基于自己的理解，用规范的语言独立解答。这样，学生的学习发生了变化，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书本知识，也不是简单地从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，更不是记忆老师强调的内容。而是通过阅读，有了感知、认识、发现和好奇，一边读，一边思考，一边提炼核心内容，然后有了重新认识，重新发现，重新获得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。在这个知识建构的过程中，他们不仅仅获得了知识，获得了自主学习、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体验到了一种最美好、最深刻的情感，那就是探索奥秘的感觉。这样的情感体验，将会使他们获得在心灵的神圣的颤栗中如醉如痴的能力，而这个能力恰恰是一个人攀登科学巅峰的最高能力。

学习规划书帮助学生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，每个学生都知道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，知道下一节课或者下一个单元自己要达到的学习目标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完全能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，掌控进度与深度。这让对生物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高二1班李奕同学高兴极了，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：“我已经理解了基本知识，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梳理知识结构图，不用等着全班统一时间做，非常有主动权，真的实现了自己学习，主动学习。”这样的学习使对生物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，再也用不着按部就班。高二10班学生叶大家期中考试时就已经学完了下半学期全部内容，又自学了两本选修内容，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学先修课程。学习规划书如同一幅奇妙的航海图，引领着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，他们对一切知识不再是被动盲目地接受，而是处于支配的地位。他们能够将要学的内容进行区分，哪些内容是自己能够学懂的，哪些是要拿到小组讨论的，哪些是需要老师帮助的。他们完全能够主宰自己的学习，知道自己要朝哪个方向钻研，应该看哪些书。正如约翰•穆勒在他的《论自由》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，“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，不是因为这个方式本身算最好，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。”

自主学习使学生顿生一种重生的轻快，思索进入了一个从未驰骋过的天地。被解放了的孩子们身上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课堂。学习细胞，教室成了美丽的细胞世界；学习发酵，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酵。学生的每一根神经都活跃起来，每一个细胞都张开了，不停地吸收，不停地释放。

每个人看完书，理解的是不一样的，发现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小组交流十分重要。此时，王老师为学生自主学习搭建了第二个平台，成立学习合作小组，被学生誉为自主学习的“加油站”。

刚开始小组合作学习时，学生找不到感觉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小组讨论不起来，也不知道如何讨论，看着学生很无奈的场面，王老师心里十分焦虑。其实，学生也特别焦虑，自己明明会了，却讲不出来；感觉好像会了，一讲才发现其实没有真正掌握。提问这个环节也让学生比较纠结，不问吧，难受；问吧，问题太蠢，怕同学笑话。第一次讨论时，大家问了许多不该问的问题，王老师丝毫没有指责学生，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：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呢？

如何让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？相关知识越丰富，捷的问题才越有质量，课堂上才会有真正的“议”。于是，王春易抽出专门的时间指导学生阅读，让学生学会阅读，学会思考。我懂了你没懂的地方，我可以讲给你听，我不懂的我提出来，你讲给我听，这样的学习就具有了挑战性与成就感。

同时，王春易也越来越意识到，最好的学习是“给别人讲”，这是个常识。这个常识很深刻，也很朴素。多年来，我们把这个常识给忘记了，老师不停地给学生讲，却不让学生讲。于是，知识在教师头脑里记得越来越深，学生却什么都没记住。

王春易在教室的墙壁拉上醒目的大条幅：“拿出你自己的问题与大家交流！”“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学习方式！”“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！”“让讨论成为一种常态！”当小组讨论冷场时，王老师耐心等待；当小组讨论没有结果时，王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拿出整整一节课组织学生讨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学生讨论的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了，有时在课堂上甚至“吵”起来了。看到学生如此投入，王老师也跟着激动，给他们拍下一系列的照片。下课了，回到老师办公区，她还沉漫在刚才学生的讨论氛围中，绘声绘色地给大家描述热烈的情景，激动得肩飞色舞、手舞足蹈。受王老师的感染，几个有同感的生物老师一同激动着，办公区笑声一片。

学生在给别人讲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，自己理解得也更加深刻。渐渐地，会讲的学生越来越多。讨论动物细胞培养时，为什么叫动物细胞培养？如何获得单个动物细胞？培养动物细胞的培养基与植物组培的培养基有何异同？动物细胞培养的条件？动物细胞培养的结果？什么叫原代培养、传代培养？动物细胞培养的应用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。当有人提出“为什么要做核移植”时？立刻有同学从克隆羊多莉讲起，讲到核移植技术如何应用，怎样做核移植，核移植技术由什么细胞提供细胞核，什么细胞接收细胞核，杂合细胞如何培养成个体，新个体的性状如何，克隆动物属于何种生殖方式？王春易激动了，逢人就“学生真的会讲了，你不知道讲得有多好！”“曾经怎么想的？后来怎么想？现在怎么想？还应怎么想？”“这道题的常规解总是什么？技巧是什么？”哎呀！学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比老师还要老师，我们过去太不了解学生了。

更震撼的还在后头。自主学习使学生顿生一种重生的轻快，思索进入了一个从未驰骋过的天地。被解放了的孩子们身上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课堂。课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小组内部争论吵得不可开交，解决不了就找其他小组辩论，还解决不了立刻就上网查资料，边查资料边动手做实验，一边观察一边寻找答案。下课了，王老师以为没事了，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，一位???学拿来了他昨晚上网查资料后找到的答案。王老师兴奋了，立刻让他在全班讲给大家听，没想到，围绕这一内容的讨论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。学习细胞，教室成了美丽的细胞世界；学习发酵，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酵。学生的每一根神经都活跃起来，每一个细胞都张开了，不停地吸收，不停地释放。王春易的眼泪也流了一遍又一遍，不停地擦干，不停地溢出。她在心里暗暗叫好：“太好了！”“太好了！”这种变化非同一般，一旦他们能够以各种形式、在各种场合不断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革新者和创造者。

这种变革突破了原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，把学生置于一种动态、开放、生动、多元的学习环境中，它改变的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地点和内容，更重要的是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渠道，使他们在自主学习、自主探索中获得一种新的学习体验。

一种全新的高中课堂教学、一种人们期盼已久的高中学习状态、一种令学生和家长羡慕的高中学习生活，被王春易和她的战友们永远定格在十一学校高中教学楼里。这场发生在课堂里的革命，正在迅速改变着高中学生的学习生活，一股巨大的难以预测的力量正在显现出来，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。

回归后的王春易，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路。当她收敛起自身的光芒，教育真谛的光芒显得愈加明亮起来，王春易的内心充满了幸福感。她在心里暗自庆幸，“经过了一路的摸爬滚打，坎坎坷坷，终于有了‘万类霜天竞自由'的一片天地。想想多么可怕，若永远按照以往的模式讲下去，而不去尝试着换个方在去，那这个窗口将永远尘封在内心中，那我永远也不会有机会看到如此富饶的风景。”

渐渐地，学生慢慢撒开了被老师牵着的手，从蹒跚学步到自信地行走，现在有的已经开始奔跑了。高二9班朱世麟十分自豪地说：“老师学案上有的我有，老师学案上没有的我还有。我甚至可以发现老师都没有发现的重点。”“这种学习好像提前把我们带到大学生活了。”

随着自主学习的深入，学生的学习变得与过去完全不同了。他们一有时间就往实验室跑，有的学生整天泡在实验室里，学生在这里发现了许许多多个“为什么”，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诱导着去学习。他们真正从课本和教室的狭小天地里解放出来，如同鱼入大海、鸟归山林，广泛而自由地摄取自己需要的营养。

课堂一旦放开，学生的思维会异常活跃。一次，老师让学生做探究生长素调节剂对扦插生根影响的实验。做实验前，王老师千叮咛万嘱咐??生要泡24小时，可有人偏偏泡了72小时，这个不“听话”的学生叫朱世麟，他就是要看看泡72小时到底会有什么不同。

报告交上来了，在翻阅学生的实验报告时，王春易发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报告，报告中不仅完成了老师的要求，记录了实验的全过程，还将实验中发现的问题、实验中的不足之处单列一章，写得十分详尽。问题分

为六大部分，每一部分里又分出三个小点，还特别用彩色笔注明“我的思考”。这个小小的实验报告，让王春易的眼前一亮，她呆住了，泪流满面，这一份足已了，她看到了一线无法比拟的光芒，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认知的觉醒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“内驱力”。学生不仅学会了完成实验报告，而且学会了怎样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，这样的渴望、这样的心愿，正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。无数大科学家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愿、这样的渴望，度过了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。在中学时代，培养这样的渴望、这样的好奇，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最神圣的使命，它远比让学生获得高分数重要得多。

过去学生听完课才去阅读教材，现在学习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阅读，对于不理解的内容学生主动上网查询，或者进行小组交流，阅读后不仅能完成阅读检测题，还能提出新问题。他们自行整理的笔记更是精彩，同一个内容，有列表的，有绘图的，还有图文并茂的。看到学生有自己独特理解的笔记，玉春易拿着到处炫耀，“你看！你看！真好！真好！”她把这些笔记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，时不时地欣赏着。

渐渐地，学生慢慢撒开了被老师牵着的手，从蹒跚学步到自信地行走，现在有的已经开始奔跑了。在生物教室里，记者翻开一个学生的笔记本，本子上记着密密麻麻的阅读体会、思考的问题、准备在小组汇报的思路、本单元的核心概念等。这是高二9班朱世麟的笔记本。他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：“老师学案上有的我有，老师学案上没有的我还有。我甚至可以发现老师都没有发现的重点。”阅读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，就上网查资料，到实验室进行实验，还解决不了，拿到小组讨论，最后老师???课上答疑。他十分兴奋：“这种学习好像提前把我们带到大学生活了。”

终于，王春易用她的眼泪和执著凿开了人们观念中关于“教学”的固定模式，她的胜利终于接近了更为深刻的教育本质。王春易深深体会到，返回学生学的过程，其实没有太多深不可测的东西，反而是简单易行的。所有本质的、规律性的东西一定是简单的、简洁的。只不过我们的教育在不断翻新中把一些最简单、最有价值的东西丢失了，我们该虚心地把这些东西找回来。

走下讲台的王春易，她的优雅与柔美韵致中多了一种“洗新革面”的沉静、一种勇于改变的胸怀与气量、一种深刻而含蓄的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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